
也不仅仅是吃家里的饭没有
胃口。由于一连串的事情，李德
林对徐亚男早就看不入眼了。她
的一些做派，不仅让同僚笑话，也
让他面子上不好看。每当她拿起
电话，说“我是李德林家的——”，
就让他脑子眼疼！再有，这段时
间以来，他所培育的“黄淮一号”
双穗小麦试验屡屡失败，连他名
下的研究生都开始质疑他的“小
麦理论”了。这也让他闷闷不
乐。公务方面，有几个地市搞大
拆大建，卖地卖疯了，越过了国务
院土地政策的“红线”，受到了上
边的严厉批评。他曾亲自带着调
查组下去处理过两起“农田商用”
的非法事件，但他是分管“农口”
的，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省长
专门把他叫去谈了话，省长说：

“老李呀，你是小麦专家，不知道
土地的重要么？”就这一句，让李
德林无地自容。就这样，一连串
的事情叠加在一起，使他的压力
越来越大，心绪极坏。

徐亚男只知道他每天夹着个
皮包，坐着专车，体体面面地出门
去了，并不知道他晚上夹带回来
的，是怎样的一副心情。也不可

能替他排遣，交流就更谈不上
了。所以，回到家里，看见徐亚男
贴一脸的黄瓜片子，在他面前扭
来扭去，还走着掉着……让李德
林恶心得直想吐。是呀，你朴实
点也就罢了，可徐亚男偏偏跟城
里人学，毛病。有一次，徐亚男突
然拿出一个纸片，纸片上写着一
串英文字母。她问：“球球他爸，
这个牌子是抹脸用的吧？”李德林
一看，是美国的“坯灰”。李德林
说：“是谁骗你的？——抹墙的。”
还有一次，李德林刚一进门，徐亚
男就说：“这个老薛不接我电话，
孩儿他表舅的事，也不是啥大事，
你能不能……”李德林大怒：“谁
让你给薛书记打电话了？以后不
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打电话。下不
为例！”他脸本来就黑，在家里话
也少，又是一个轻易不发火的人，
自然看不出什么端倪。可李德林
已忍无可忍。

吃了晚饭，看了一会儿新闻
联播，李德林就斜靠在沙发上看文
件。就这么看着看着，他身子往下
一出溜儿，睡着了。其实他并没有
睡死，他只是把眼闭上了……这是
他准备“分居”的前奏。以前就是

这样。这就是说，他不打算回房间
跟徐亚男一张床睡了。

开始的时候，徐亚男只是在
客厅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拿点这，
一会儿又拿点那，动静很大，希望
能引起他的注意。可他脑袋昏昏
的，蒙蒙眬眬的，已有些睡意了。
后来，徐亚男从卧室里拿了一床
毛毯盖在了他身上，仍是希望引
起他的注意。可他纹丝不动。

到了半夜时分，徐亚男穿着
真丝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走到
他跟前，解开他的皮带扣，动作很
大地去掏他的裤裆……这时候李
德林迷迷糊糊的，猛一下惊醒，
说：“你干什么？”

徐亚男拽着他说：“你起来。
你给我起来。”

李德林说：“干啥？都二半夜
了。”

徐亚男说：“干啥？你说干
啥？该交‘公粮’了。”

李德林没好气地说：“睡去
吧。我累了，没心情。”

徐亚男说：“你没有，我有。
起来。”

李德林说：“这样，这样吧。
你坐下，咱好好谈谈。”

徐亚男说：“‘公粮’你多长时
间没交了？说吧，你是不是在外
头卖‘余粮’了？谈啥谈，要谈咱
被窝里谈去。”

李德林说：“彩呀，坐，你坐。
咱好长时间没交心了。你坐下，
咱交交心。”

徐亚男早就把名字改了，她
最讨厌有人叫她“彩”。她都这样

了，还能让人“踩”吗？她怔了一
下，大怒：“交啥心？一个大活人
都交给你了，还想咋？……你啥
人哪？”

李德林一下子目瞪口呆，说：
“你、你、怎么……？！”

徐亚男急不择口，说：“咋，你在
外边打野食，吃饱喝足了，偷存私房
钱不说，回家来连‘公粮’也不交
了。把你爹叫起来，让他评评理！”

一听这话，李德林白了她一
眼，勃然大怒：“怎么？我爹死了，
你还要把他老人家从坟里拉出来
吗？！”

一提起父亲，李德林心里就
隐隐作痛。父亲已经走了。父亲
是去年冬天走的。自从徐亚男生
了孩子后，父亲每况愈下，渐渐就
不招徐亚男待见了。老人喜欢孙
子，抱出去摔了一跤，孩子脸上磳
破了一点油皮。从此后，徐亚男
碰都不让他碰了。每每还用小话
刺激他，动不动就说：“老木坷嚓
眼的，别再摔了孩子，一边去。”家
里有很多进口奶粉，一桶一桶地
堆着。本是让老人和孩子一块喝
的，可徐亚男却把奶粉藏起来了，
只让孩子喝。有两次，李德林下

班回来早一些，就见老人在院子
外边呆呆地坐着，像个傻子似
的。李德林问：“爹，你怎么在这
儿坐着呢？”老人也没说什么。
老人说：“我晒晒。晒晒虫儿不
打。”李德林把他扶起来，说：“回
屋吧。天都黑了。”后来，父亲突
然提出来要回乡下，李德林劝了
很多次，都没劝住。他执意要
走。父亲回乡不到半年时间，突
然就去世了。父亲一直到去世，
都没说过徐亚男一句坏话。可
后来，李德林听人说，只要李德
林一出门，徐亚男就把老人赶到
门外去了。美其名曰：“晒晒虫
儿不打。”

徐亚男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脸上有了些怯意，身子不由往后
退了一步。

这时，李德林终于把那句话
说出来了。他冷冷地说：“离婚
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徐亚男怔了一下：“你说啥？”
李德林很坚决地说：“离婚。”
徐亚男一下子跳起来，说：

“我说呢，船在这儿弯着呢。想换
新花样了是吧？好啊，离，我现在
就成全你，马上离！……”说着，

她茫然地扭了一圈儿，两只手像
是要抓住什么。可她突然拐进里
屋，把孩子从床上一把抱起来，孩
子被惊着了，“哇”的一声哭起
来。徐亚男把孩子抱到厅里，当
着李德林的面，把孩子高高地举
起来，大声说：“离，离吧！既然你
想让俺娘们死，这孩子我也不要
了，当你面摔死，不留后患！省得
将来后娘折磨他……”

李德林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下子短路了。他惊慌失措地从
沙发上爬起来，张口结舌地说：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
徐亚男说：“你不是要离婚

么？离吧。反正是个死，孩子前
脚走，我后脚跟上，不拦你。”

李德林没有主意了。他慌忙
说：“放下，你先把孩子放下，有话
好好说。”

徐亚男大声喝道：“姓李的，
我告诉你，想离婚，门儿都没有，
除非我死了！”

孩子哇哇地哭着，嗓子都哭
哑了……

李德林一下子心软
了。他说：“算了，算了。我服
了你了。把孩子抱进去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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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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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广田

风刮屋顶

牵过年挂面不像打年豆腐、打糍
粑有固定日子，一般选在腊月初。

牵挂面绝对是技术活。所以乡间
有木匠师傅、篾匠师傅、砌匠师傅
……也有牵挂面师傅。请师傅要付工
钱，要酒肉相待，还要赔小心。那年
挂面麦种下地，母亲大胆决定让父亲
半路出家学牵挂面。父亲开始技术和
心理方面的准备，比如湾子里有人家
牵喜事面，父亲马上跑去观摩打下手
……父亲像个训练有素的新兵，真要
上战场还有几分惶恐。母亲说，人家
能干，你照样能干！父亲说，要不先
牵10斤面试试。母亲说，难得的好天
气，60斤面都和上。大不了吃“挂面
粑”！父亲大受鼓舞，搬出新买的挂面
盆，称60斤面倒进盆里。

和面要用盐水。一斤面下多少
盐，有严格的比例。盐下重了，捆住
面的手脚，牵不到位。盐下轻了，没
韧劲滴流一堆。老辈人留有验方，可
老辈人用的是16两秤，现在用的是
10两秤。这中间的换算没得个“小九
九”掰弄不清。所以俺这地界形容人

笨不聪明为“算不清盐账”。把盐研细
化成水，均匀地拌在60斤面里，也需
要技巧和力气。所以俺这地界形容人
能力差不会处事为“拌不转”。看看，
一个牵挂面蕴含几多文化。

面和到一定程度开始踹，面踹到
起泡，方才和好。将和好的面倒在抹了
茶油的案板上，团成圆饼，用盘子环
切，一番摔打牵拉，开始盘条。先盘成
粗条，粗如猪大肠，旋在案板另一端。
随着条的旋转，母亲不停地用刷子在条
上抹茶油，毫不吝啬。这样防止粘
连，又使挂面入味。再盘成细条，细
如猪小肠，不停地抹油，直接旋进挂
面盆里盖好——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第二天鸡叫头遍父亲起床，把火

塘的火烧旺，找来特制的长条宽木
凳，将“羊角（读guo）” 插进凳头
的方眼里。把挂面盆搬到宽凳上抵紧

“羊角”，父亲坐到挂面盆后面，取身
边竹篓里一长一短两根筷子插在“羊
眼”里，将盆里的条搓细缠在挂面筷
子上。挂面筷子是专门去大山上砍的
寮竹，小拇指粗，一尺五寸长，性韧
不容易拉断。上筷子犹如穿鞋带，条
的粗细决定成品挂面的粗细。筷子上
满后放进挂面箱内。挂面箱长长的，
四周密封，下面铺层厚火灰，上面盖
上厚被子。箱内分上下两格，缠满面
条的筷子一根横在格子上，一根自然
下垂。这就是为何筷子要一长一短。
筷子上完后用被子捂严箱口，醒面。

父亲选门前向阳背风的一角支挂
面架子。两根木柱的上下榫眼里穿上
两根长长的木条叫“挂面条”，一人搭
一手高。上挂面条烫两排眼，下挂面
条烫一排眼。面醒到一定的长度开始
出箱。一根筷子插进上挂面条，父亲
双手捏住另一根筷子悠悠地牵拉。挂
面越牵越长，越牵越细，挂面“到
架”了！将筷子插进下挂面条里，挂
面瀑布一般。

这天风和日丽，满架的挂面细如
发丝，洁白光韧。父亲支上案板，细
心地把晒干的挂面取下来，切掉挂面
头，一折两截并齐，用皮纸扎成一子
儿一子儿的。

旗开得胜。便有邻家请父亲当师
傅牵挂面，他的生意特好，人家师傅
一次牵40斤到50斤面，他一次牵60
斤面。主家过意不去，他豪迈地说锣
打破了，哪还在乎个袢！事实上他算
不清盐账，他只晓得60斤面下多少
盐。父亲守着这门半路出家自学成
才的技艺，巴望着每年的腊月大显
身手——这是他卑微人生的一大亮点。

牵挂面
♣ 丁大成

知味

徜徉在霍去病墓前，我总是在想：
在大汉王朝战将如云的军队序列里，年
纪轻轻的霍去病到底建立了什么样的
功勋横空出世，让堂堂的汉武帝亲自下
令给他修墓，东首陪葬，冢象祁连山？

绕墓一周，但见墓体高筑，有石人
石兽布列四周，墓上林木通山。墓前立
有石碑，上书“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
侯霍公去病墓”，字体厚敛沉实，有庄
重感。在封建社会留下的万千墓碑中，
除了至尊无上的帝王，鲜有这么多字
数的将军墓铭。抬步顺着墓上的小路
通往山上。站在墓顶，顿感视野开阔，
咸阳古道，秦川历历。怅然间，那个英
雄少年从历史的深处扑面而来。

17岁那年，霍去病以嫖姚校尉的
军职随大将军卫青的六路大军出征。
嫖姚校尉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中级军
官职位，却有自己统领的军队——卫
青挑选了八百名骁勇矫捷的骑兵归他
指挥。如果换成其他人，这个词也许就
湮没在浩瀚的历史烟尘中了。嫖姚成
为霍去病一个特殊的代称，一直被诗
人们反复使用。“汉家战士三十万，将
军兼领霍嫖姚”“借问大将谁，恐是霍
嫖姚”“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
嫖姚”，李杜及王维的诗，无疑是对霍
去病的赞许褒奖。

年轻英勇的霍去病，率领他的八
百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
原，人迹全无。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出好

几百里，将近黄昏，忽然发现前方远处
有一片黑点。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
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
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
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率先闯入匈奴
营帐，八百骁骑个个勇猛无比，把匈奴
兵杀得四散逃窜。霍军以八百骁骑斩杀
匈奴兵2028人，并杀死匈奴单于的祖
父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将官多人，
生擒单于的叔父罗姑比。汉武帝大加褒
奖，赐食邑二千五百户，封冠军侯。

这仅仅是个传奇的开始。霍去病
英名真正崛起是在祁连山之战，即河
西之战。公元121年，霍去病以骠骑将
军身份，独自率领一万骑兵出征河西。
他率军从陇西郡出发后，越乌戾山，渡
黄河，六天转战千余里，踏破匈奴五王
国，摧枯拉朽般将河西诸小王纷纷击
溃。接着，霍去病继续纵横河西，往北
再回头向南，于焉支山南北畅快地杀
了一整个来回。匈奴的全部精锐被灭，
汉军损失微乎其微。接着再战河西，没
有等到计划前来会合的公孙敖军，霍
去病独自率领所部骑兵继续依原定作
战计划，急速推进。越过贺兰山，涉过
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绕道居延海，霍军深入匈奴境内2000
余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
上游地区，从浑邪王、休屠王侧背发起
猛攻，歼灭匈奴军3万余人。汉军以伤

亡3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两战河西，成功受降，霍去病短
短一年内歼灭、受降匈奴累计八万多。
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
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
色。”神武果敢的霍去病，成为悬在匈
奴王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汉武帝特意命人在长安为霍去病
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
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
气概万分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比后来三国赵子龙的那句“大丈夫只
患事业不立，何患无妻”更为豪气。

看来，祁连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
山系，也是霍去病建功扬名的天梯。

后来的漠北之战，封狼居胥，霍去
病因功与大将军卫青一起被拜为大司
马，拥有管理和提调军队的巨大权力。
到了这个时候，年纪轻轻的霍去病功
业如日中天。17岁封侯，19岁领骠骑
将军，23岁官拜大司马，与舅舅卫青一
起，成为汉武帝时期打击匈奴的“帝国
双璧”。斯时的地位和功勋，成为许多
将领一生追求都不可逾越的巅峰。

或许是功名太盛。建功祁连四年
之后，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3岁。汉
武帝很悲伤，给霍去病修了这座形如
祁连山的墓，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葬礼那天，边境五郡调遣来的劲军身
穿黑甲，夹道而立，从长安一直排到茂
陵，为霍去病送别。就像他每次出征

时，将士们为他壮行。
霍去病的英年早逝，让人们扼腕

叹息。他就像一颗流星，在大汉的天空
中散发出一束强烈的光之后，就殒没
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翻遍史书，竟
然没有找到关于霍去病身患何病，病
因情况的记录……“去病”，去了汉朝
匈奴袭扰之心病，却终是没有去了自
己身体之疾病。

硝烟散去，四野旷达。汉武帝陵、
李夫人墓、卫青墓、霍光墓、上官桀墓
等散落在咸阳原上。西风残照，汉家陵
阙。人们都在霍去病墓前瞻仰流连，西
侧不远处的汉武大帝茂陵却少有人问
津。究竟谁是谁的陪葬？

一组石头雕塑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置放在霍去病墓前。形态轩昂的战
马英姿勃发，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
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匈奴士兵仰
面朝天，手持弓箭，企图做垂死挣扎。
战马剽悍、雄壮、镇定自如，巍然挺立，
匈奴士兵蜷缩在马腹之下狼狈不堪。
据说，这件石马，就是仿霍去病生前战
马雕刻的。霍去病骑着它远征匈奴，建
功大汉。雕塑的名字叫《马踏匈奴》。这
究竟是在塑马，还是在喻人？

一座仿形的大山，一匹石雕的战
马，成了霍去病墓最典型的标志，也构
建了霍去病一生短暂而辉煌的丰满形
象。两个词语不期然地跳进了我的脑
海：军功比山，骠骑如马。

♣ 张向前

史海钩沉

马踏匈奴

太行印象太行印象（（国画国画）） 王三友王三友

风总是刮着屋顶。春天刮，夏天刮，秋天刮，
冬天也刮。

二爷说，一场春风一场秋雨。他讲因果，我不
信春天的风和秋天的雨会有啥关系。要真是那
样，夏天的风和冬天的雪也应该有点儿啥关系。
夏天总是刮数不清的风，可有些冬天却一场小雪
都不下。

风不出来说话作证明，它只管刮。叶子刮到
屋顶上，人看得见。草籽刮到屋顶上，鸟儿看得
见。瓦松子刮到屋顶上，谁也看不见。风一年年
刮屋顶，屋顶上就有了草，有了瓦松。二爷说，这
瓦松啊，跟水里的鱼一样，有水就有鱼。瓦里不长
瓦松，哪里长瓦松？可不是呢，我也不知道瓦松子
是从哪里刮过来的，那些原来就长着的瓦松又是
从哪里刮过来的。这一切，风都知道。

院子里的很多声音，也是风从屋顶上刮过来
的。风不说，我也知道是从哪里刮过来的。那个
女人的骂街声，是从北屋的屋顶刮过来的，她经常
骂自己的男人不争气，不会挣钱；那只公鸡的打鸣
声，是从东屋屋顶刮过来的，它夜里打鸣，白天也
打鸣，那么多母鸡围着，它很少到院子外面去；那
些或慢或快、或轻或重的脚步声，是从门楼顶上刮
过来的——门前是大街，人走车走，牲口也走，门
楼那么窄，驮着那么多声音，一定很吃力。

可哪座屋顶不吃力呢？草，瓦松，声音，它们
都不算沉。两只喜鹊落在屋顶上，几只斑鸠落在
屋顶上，一群麻雀落在屋顶上，就沉得多了。幸好
它们不是一起落上去的，要不，今天的加上昨天
的，再加上前天、大前天的……再结实的屋顶也受
不住。幸好有风，它用劲儿一刮，就把它们都刮到
明天去了。

有些东西不好从屋顶上刮走。二爷死后，他枕
过的枕头扔到了屋顶上，风一直刮了两三年才刮
走。先是枕头上的布被刮烂，里面的麦秸才被一根
一根刮飞。二爷活着时头发就是这么少的，天天
被风刮，今天刮飞一根，明天刮飞几根，就歇顶了。

雪比二爷的枕头强硬。风咋刮，也只能把冲
着它来的那一面屋顶上的雪刮掉。风的直脾气，
对另一面屋顶上的雪一点儿办法也没有。雪去年
有，今年有，明年后年也还有，风使劲儿一刮，就和
雪搅在了一起。风一走，雪又落在风刮不到的另
一面屋顶上。这就得屋顶自己想办法了。

风刮着屋顶，刮着刮着瓦就老了。可是谁也不
知道，今天的风和昨天的风是啥关系。也许昨天的
风老了，刮不动了，就住进了瓦里。风一天往瓦里住
一批，天长日久瓦就风化了。也有可能，昨天的风
只是累了，找个地方歇了歇，今天又开始刮了。

二爷讲因果我不信，可风讲不讲因果，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它天天在屋顶上刮，好像在找啥东西。

树
一棵冬天里的树，最耐看。虽

然，它被寒风一点点摘去所有的叶
子，寂寂地站立。但这时它所呈现
出来的，不是低眉顺眼的姿态，而
是决绝的昂然与无畏。枝干高举，
如刀，似剑，把蓝天切成一块一块。

这样的树，随便拽过一棵来，
都能入画。不用浓墨重彩，三两笔
就能勾勒出来——大地广袤，一棵
光 秃 秃 的 树 桀 骜 挺 立 。 无 须 别
的。大面积的留白。这样的画，总
能让人读出一丝悲壮的意味来。

如果再添加一个鹊巢上去，更
好。因为一下子能让画面柔和起
来。鸟的生机，冲淡了树的冷峻。
这会让看画的人，嘴角情不自禁地
就会微微上扬起来。因为，他感受
到了温暖与希望。

一个喜欢在冬天看树的人，无
论他正经受着怎样的挫折，但内心
不会荒凉，因为他的目光会借助一
棵树，刺透寒冷，看到冬天过后的
春暖花开。

阳光
冬天里的阳光，最可爱。人们

恨不得把它披在身上，搂在怀里，
揣进衣兜里。这时，人们已经忘记
了夏日时对它的厌恶和嫌弃。

比起城市来，阳光更爱眷顾
乡村。因为，城市的阳光总是会
被林立的高楼切割得七零八碎。
而在乡村，阳光是一张无须担心
会被刺破的大网，将大地温柔地
覆盖起来。

乡村的南墙根，是堆积阳光最
多的地方。村人们无论男女，不论
老少，三三两两而聚。这么好的阳
光，不晒，是会浪费的。

山 地 的 阳 光 最 纯 净 。 找 一
块 干 净 的 青 石 板 ，石 头 三 侧 围
绕，只有南侧敞开，风进不来，而
阳 光 能 奔 流 不 息 地 涌 入 。 坐
下。即便是坐着，也能一眼望得
见下面的村庄，凹在山谷里，如
一个安宁的婴儿。

身体晒得通透。无论内心曾
郁积多少阴冷，此刻会荡然无存。
这时的心，是透明的，落不上一点
儿俗世的尘埃。

河流
冬天里的河，最瘦，瘦成了一

条腰带，似乎拎起来就能系在腰
上。河滩大面积地裸露着，芦苇在
寒风中摇曳，芦花招展成一面面洁
白的旗帜。翠鸟在一簇芦花上荡
秋千——白色的底子上，便盛开了
一朵宝石蓝。

鹅和鸭子失去了自己的领地，
不甘地在岸上徘徊。

冬天的河，是沉默的。冰是盔
甲，也是桎梏，禁闭了它的喧哗声。

这种沉默，是一种思想者的姿
态。正如一个钓者，他把冰凿开一
个口子，一杆在手，静然而坐。河
是沉默的，他也是沉默的。如果有
雪，那么，他就“独钓寒江雪”。他
钓的，不是鱼，是自己的一颗心。

没有什么，能禁锢一条内心奔
涌的河。寒冰下，河昼夜不息。远
处，春天正把自己站立成一棵婀娜
的垂柳，披了一身嫩绿的春色，等
着它。

散文诗页

静夜思（书法） 袁金水

刚刚失恋的女作家杰西准备
逃离伦敦，仓促租下了康沃尔郡一
处有着悠久历史的尤尔小屋，而租
住小屋的附加条款就是她必须照
顾小屋的神秘“原住民”，一只名叫

“佩兰”的美丽又高傲的黑猫。没
想到麻烦接踵而来，本想隐居写作
的杰西，意外卷入小屋的产权之
争，也因此与争夺产权的两个家族
发生交集。到底谁才是小屋真正
的主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
量，在帮助杰西理清一段延续了
500年的、关于爱与守护的动人故
事。被深深打动的杰西决心保卫

小屋和佩兰，而她自己的爱情与未
来，又将由谁守护……小说围绕猫
精灵佩兰展开，人与猫、人与人之
间因爱而生的守护关系，让整个故
事充满魔幻和温暖治愈。回顾小
屋历任主人绵延 500年的风风雨
雨，又带着沉甸甸的历史感。而书
中神秘悬疑的部分，则得益于爱尔
兰民间传说的烘托。

该书上市后引起巨大反响，
《泰晤士报》《卫报》《爱尔兰时报》
《书单》等欧美众多知名媒体力
荐。畅销 30多个国家及地区，创
下百万册销售纪录。

《尤尔小屋的猫》 爱与守护的故事
♣ 田 果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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